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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概述
别凤赛，徐洋，李晓光，杨汉彬，马奎，王雪涛

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，北京 １０２３０８

摘要：　 在职业心理研究过程中，评价职业心理健康损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逐渐发展起来，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

各类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。 鉴于测评工具种类繁多，各有侧重，本文旨在从职业紧张、倦怠、焦虑和抑郁四个层面，
系统梳理目前国内外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常用的工具，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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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人们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大，
诸多心理健康问题成恶化态势。 加之职业人群数量庞

大和行业领域涉及广泛等特点，使得职业心理健康问

题变得日益突出［１－２］。 我国《健康中国行动（２０１９—
２０３０ 年）》中的第九个专项行动指出，工作压力导致的

心理问题已成为亟待应对的职业健康新挑战［３］。 为

应对日益加重的心理健康问题，学者研究出各种类型

的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以评价人群的职业心理

状况。 鉴于测评工具种类繁多，各有侧重，本文从职业

紧张、倦怠、焦虑和抑郁四个层面，对国内外职业心理

健康损害测评工具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总结，旨在为我

国制定职业人群健康损害的测评方法提供参考依据。

１　 职业紧张因素测评工具

职业紧张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，及早对职业

人群紧张程度进行测评进而采取应对措施，可有效预

防和减少职业紧张对人体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。 ２０
世纪 ６０ 年代，国外对职业紧张已开始研究，并研制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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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种类型的职业紧张测评工具［４］。 目前普遍应用的

工具主要有以下 ４ 种。
１． １ 　 职 业 紧 张 量 表 修 订 版 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
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，ＯＳＩ－Ｒ） 　 职业紧张量表修

订版（ＯＳＩ－Ｒ）是由 Ｏｓｉｐｏｗ 等学者开发并经过多次修

订于 １９９８ 年得以最终形成［５］。 该量表包括 ３ 个子问

卷（共 １４０ 个条目）：职业任务子问卷（包含任务过重、
责任感等 ６ 个维度）、个人紧张反应子问卷（包含心理

紧张反应、躯体紧张反应等 ４ 个维度）和个人应变能

力子问卷（包含自我修养、社会支持和理性处事等 ４
个维度） ［６］。 该量表于 １９９８ 年由我国李健等研究学

者率先引入国内使用，其主要应用于测量 １８ 岁以上职

业人群的紧张程度。
１．２　 工作紧张测量问卷（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，ＪＳＳ） 　 ＪＳＳ
由 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等学者研制，历经 ２０ 年修订完善。
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（由 ６０ 个条目组成）：第一部分

的 ３０ 个条目用于衡量职业紧张强度大小；第二部分的

３０ 个条目主要用于衡量职业紧张持续时间的长短。
近几年来该问卷被国外研究者广泛应用于测评工作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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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。 该问卷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职业人群的压力大

小、组织支持缺乏情况和持续时间等。 我国学者连玉

龙等［７］对该问卷进行初试和必要的修订，证实该问卷

具有较好的信效度。 目前该问卷主要应用于技术以及

管理等脑力劳动从业人员［７］。
１．３ 　 付出－回报失衡问卷（Ｅｆｆｏｒｔ －Ｒｅｗａｒｄ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
Ｑ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ＥＲＩ） 　 付出－回报失衡问卷（ＥＲＩ）由德国

Ｓｉｅｇｒｉｓｔ 于 １９９６ 年编制而成［８］。 该问卷是从内在投

入、外在付出、回报 ３ 个维度来进行设计的（共计 ２３ 个

条目） ［９］。 其中内在投入维度包括晨起考虑工作、易
感时间压力等 ６ 个条目；外在付出维度包括工作量大、
工作体力消耗等 ６ 个条目；回报维度包括职位晋升、工
作不稳定等 １１ 个条目［８］。 戴俊明等［１０］ 学者研究认

为，ＥＲＩ 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心理因素，
具有较好的信效度。
１．４　 工作内容量表（Ｊｏ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ＪＣＱ） 　
工作内容量表是根据工作要求－工作自主度模式理论

发展而来，最早由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ａｒａｓｅｋ 于 １９７９ 年提出的。
此问卷分为 ３ 个模块（评定从业人员的工作心理要

求、工作自主度及工作环境中的社会支持）共计 ２２ 个

条目［１１］。 工作心理要求由 ５ 个条目组成；工作自主由

９ 个条目组成；社会支持由 ８ 个条目组成。 该量表在

国际职业紧张测评工具研究中产生较大影响，得到了

广泛应用［１１］。
１．５　 测评工具的选择　 在国内外职业紧张因素测评

工具研究中，诸多学者多将工作内容量表（ ＪＣＱ）与付

出－回报失衡问卷（ＥＲＩ）联合使用［１２－１３］。 例如 Ｊｏｎｇｅ
等研究者同时运用该模式调查荷兰运输业、零售业、卫
生保健、工业等在内的 ８ 种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状况；
挪威 Ｔａｒｉｓ 等同时使用该模式来评价学校教师的职业

紧张程度；我国研究学者马磊等［１４］ 也在评估监狱工作

人员职业紧张状况时运用了此模式。

２　 职业倦怠因素测评工具

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，国外 Ｍａｓｌａｃｈ 等学者从社会和心

理的角度提出了职业倦怠的概念［１５］。 近 ３０ 年来，职
业倦怠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。 目前普遍应用的测

评工具主要有以下 ４ 种。
２．１ 　 马氏工作倦怠量表 （Ｍａｓｌａｃｈ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
ＭＢＩ） 　 马氏工作倦怠量表（ＭＢＩ）是 Ｍａｓｌａｃｈ 和Ｊａｃｋｓｏｎ
共同编制的。 该量表由 ３ 部分（共计 ２２ 个条目）组

成：情绪衰竭（９ 个条目）、个人成就感低落（８ 个条

目）、人格解体（５ 个条目） ［１６］。 ＭＢＩ 具有简单易懂、适
用范围广等的特点。

２． ２ 　 职 业 倦 怠 问 卷 （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，
ＯＬＢＩ） 　 职业倦怠问卷 （ ＯＬＢＩ） 由著名心理学家

Ｄｅｍｅｒｏｕｔｉ于 ２００３ 年编制。 该问卷由两个分量表组成

（包括脱离工作分量表和衰竭分量表），共计 ２５ 个条

目，目前多用于服务行业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［１７－１８］。
２．３　 工作倦怠量表（Ｂｕｒｎ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，ＢＭ） 　 工作倦

怠量表（ＢＭ）由 Ｐｉｎｅｓ 于 １９８６ 年编制，该量表是由厌

烦倦怠量表发展而来，包含生理耗竭、情感耗竭和心理

耗竭 ３ 个维度（共计 ２１ 个条目） ［１９］。 ＢＭ 量表应用范

围较为广泛，可应用于医生、教师等职业人群，也可应

用于学生或者家庭主妇等非职业人群［２０－２１］。
２．４　 职业倦怠量表（Ｓｈｉｒｏｍ－Ｍｅｌａｍｅ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，
Ｓ－ＭＢＭ） 　 职业倦怠量表是 Ｓｈｉｒｏｍ 和Ｍｅｌａｍｅｄ两位学

者在 Ｍａｓｌａｃｈ 和 Ｐｉｎｅｓ 的基础上根据资源保存理论

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，ＣＯＲ）模型编制而成。
该量表包括认知厌倦（６ 个条目）、情绪衰竭（４ 个条

目）和生理疲劳（６ 个条目）三个分量表，共计 １６ 个条

目［１７，２２］。 Ｓｈｉｒｏｍ 等［１７］研究发现，Ｓ－ＭＢＭ 的结构效度

较好，但信度和判别效度等还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。
２．５　 测评工具的选择　 国内学者在职业倦怠测评方

面的研究相对滞后，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职业倦怠

的影响因素和干预等领域。 我国职业倦怠量表的编制

研究最早见于教育行业、史云静等［２３］ 学者于 ２００３ 年

修订和编制的教师倦怠量表，该量表具有较强针对性，
但普适性差。

３　 焦虑测评工具

焦虑是在工作中存在的一种恐惧和不安的状态，
严重 危 害 着 人 们 的 身 心 健 康［２４］。 斯 皮 尔 伯 格

（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 ＣＤ）和高萨奇（Ｇｏｒｓｕｅｃｈ ＲＬ）于 １９７９ 年编

制完成了状态特质焦虑量表［２５］。 目前普遍应用的测

评工具主要有以下 ３ 种。
３．１　 状态—焦虑量表（ Ｓｔａｔｅ －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，
Ｓ－ＴＡＩ） 　 状态—焦虑量表（Ｓ－ＴＡＩ）由两个分量表组

成（共计 ４０ 项条目） ［２６］。 量表中的第 １ 至 ２０ 项条目

描述状态焦虑，主要用于测定某一特定时间的焦躁、忧
虑、恐惧的程度；量表中的第 ２１ 至 ４０ 项条目描述特质

焦虑，用于测评人群常见的情绪体验［２６］。 该量表应用

范围广，可用于筛查高校学生和军人等人群的相关焦

虑问题，用于评价临床心理和药物治疗的效用和临床

内外科、心身疾病以及精神病人的焦虑情绪的严重

程度［２７］。
３．２　 焦虑自评量表（Ｓｅｌｆ－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，ＳＡＳ） 　
焦虑自评量表（ ＳＡＳ）是由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．Ｋ．Ｚｕｎｇ 于 １９７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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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编制。 ＳＡＳ 包括焦虑、惊恐、不幸预感等 ２０ 个条目。
该量表能够较好地反映患者的焦虑程度，且具有普适

性强、操作简单、易于理解的特点，可应用于具有焦虑

症状的成年人［２８］。
３． ３ 　 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 （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，
ＨＡＭＡ） 　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（ＨＡＭＡ）由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于

１９５９ 年编制［２９］。 ＨＡＭＡ 包括失眠、焦虑心境、与人谈

话时的行为表现等在内的 １４ 个方面的躯体因素、情绪

因素、行为因素等内容。 医院精神科医生常使用该量

表评定患者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［２７］。
３．４　 测评工具的选择　 近几年国内学者致力于本土

化工作焦虑量表的编制研究，使用较为广泛的是医院

焦虑抑郁量表。 该量表是在国外量表研究基础上结合

国内行业特征修订完成的。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科研

和临床评估（尤其是在药学、教育以及心理等科学研

究领域中）应用较为广泛。

４　 抑郁测评工具

４．１　 贝克自评量表（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ｒｔｏｒｙ，ＢＤＩ） 　
对抑郁测评工具研究影响较大的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

家贝克（Ｂｅｃｋ）编制的贝克自评量表（ＢＤＩ） ［３０］。 该量

表内容包括悲观、自罪感、食欲下降等有关躯体的症状

条目，共计 ２１ 项［３１］。

４．２　 抑郁体验问卷（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
ＤＥＱ） 　 抑郁体验问卷（ＤＥＱ）是由波拉特（Ｂｌａｔｔ）等学

者于 １９７４ 年研制组成［３２］。 该问卷包含无助性抑郁

（无助感、依赖他人等特征）和内射性抑郁（自罪感、自
尊心丧失等特征）两个维度。 该问卷的适用范围：ＤＥＱ
主要是测评与抑郁相关的内心体验，目前主要用于成

人抑郁情况的测评和研究。
４．３ 　 抑郁自评量表 （ Ｓｅｌｆ － 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，
ＳＤＳ） 　 抑郁自评量表（ＳＤＳ）由国外学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．Ｋ．
Ｚｕｎｇ 于 １９６６ 年开发［３３］。 该量表包括精神性情感症

状、躯体性障碍、抑郁性心理障碍等 ２０ 个条目。 主要

包含缺乏自尊、犹豫、食欲变化等症状。 其特点是操作

简便、易于理解。 该量表主要适用于具有抑郁症状的

成年人［３０，３４］。
４．４　 测评工具的选择　 国外对于抑郁测评的研究起

步比国内早，国内以前的研究大部分是借助于国外的

量表进行中文翻译和修订而来的。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

致力于本土化工作抑郁量表的编制研究，应用较为广

泛的是医院抑郁量表。 该量表在国外量表的基础上针

对诸如老年人、孕产妇、高血压患者等特殊人群身心特

征，对量表进行了修订和信效度检验见表 １。

表 １　 常用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
职业心理健康损害类型 测评工具类型 测评维度 应用范围 ／特点

紧张 职业紧张量表修订版（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
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，ＯＳＩ－Ｒ）

职业任务、个人紧张反应、个人应变能力 测量年龄在 １８ 岁以上的人群的职业紧张程度

工作紧张测量问卷 （ Ｊｏｂ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，
ＪＳＳ）

衡量职业紧张强度大小、衡量职业紧张持续
时间的长短

主要应用于管理、技术等方面的脑力劳动群体

付出 － 回 报 失 衡 问 卷 （ Ｅｆｏｒ － Ｒｅｗａｒｄ
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Ｑ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ＥＲＩ） 内在投入、外在付出、回报

能够较好地反映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心理因素
并具有较高的信效度

工作内容量表（ Ｊｏｂ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
ＪＣＱ）

评定从业人员的工作心理要求、工作自主及
工作环境中的社会支持

在国际职业紧张测评工具研究影响较大，且应
用较为广泛

倦怠 马氏 工 作 倦 怠 量 表 （ Ｍａｓｌａｃｈ Ｂｕｒｎｏｕｔ
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ＭＢＩ）

情绪衰竭、人格解体、个人成就感低落 该问卷具有普适性，可适用的领域更为广泛

职 业 倦 怠 问 卷 （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Ｂｕｒｎｏｕｔ
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，ＯＬＢＩ）

脱离工作分量表和衰竭分量表 多用于测评服务行业的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

工作倦怠量表（Ｂｕｒｎｏ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，ＢＭ） 生理耗竭、情感耗竭和心理耗竭
可应用于医生、教师等职业群体，也可应用于
学生、家庭主妇等非职业人群

职业倦怠量表（ Ｓｈｉｒｏｍ－Ｍｅｌａｍｅ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
Ｍｅａｓｕｒｅ，Ｓ－ＭＢＭ）

认知厌倦、情绪衰竭和生理疲劳 Ｓ－ＭＢＭ 的结构效度较好，但它的信度和判别
效度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

焦虑 状态—焦 虑 量 表 （ Ｓｔａｔｅ － 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
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，Ｓ－ＴＡＩ）

状态焦虑、特质焦虑
可评定内科、外科、心身疾病及精神病人的焦
虑情绪，筛查高校学生和军人等的有关焦虑问
题，评价临床心理和药物治疗的效用

焦虑自评量表（Ｓｅｌｆ－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，
ＳＡＳ）

焦虑、惊恐、不幸预感、噩梦等 该量表具有普适性、操作简单、易于理解的特
点，可应用于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

汉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Ａｎｘｉｅｔｙ
Ｓｃａｌｅ，ＨＡＭＡ）

躯体因素、情绪因素、行为因素 医院精神科医生使用该量表评定患者焦虑症
状的严重程度

抑郁 贝克自评量表（Ｂｅｃ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ｒｔｏｒｙ，
ＢＤＩ）

悲观、自罪感、易激动、睡眠障碍、食欲下降
等有关躯体的症状

该量表具有操作简便、易懂的特点，主要适用
于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

抑郁 体 验 问 卷 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
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，ＤＥＱ）

无助性抑郁（无助感、依赖他人等特征）和
内射性抑郁（自罪感、自尊心丧失等特征）２
个维度

主要是测评与抑郁相关的内心体验，目前主要
对成年人的抑郁情况进行测评和研究

抑郁自评量表 （ Ｓｅｌｆ － 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
Ｓｃａｌｅ，ＳＤＳ）

精神性情感症状、躯体性障碍、精神运动性
障碍、抑郁性心理障碍等 ２０ 个项目组成

其特点是操作简便、易懂，该量表主要适用于
具有抑郁症状的成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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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　 结　 语

本文从职业紧张、倦怠、焦虑和抑郁四个层面系统

地梳理了国内外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，并提出

心理健康测评维度和不同心理健康量表的应用范围，
可为我国研制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工具提供参考依

据。 在职业心理健康损害测评研究中，建议从职业紧

张因素、倦怠因素、焦虑因素和抑郁因素四个方面，选
择相应的维度和指标，研制符合我国职业心理特点的

测评工具，从而科学合理地测评我国职业人群心理健

康损害程度。 对于减轻职业人群的心理负担、预防和

减少职业心理问题、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

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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